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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店关门，“信义小哥”打三份工还充值客户的钱
本报记者朱旭东

　　 34 岁的江苏如皋小伙陈伟“火”了。因为
带着打工赚来的 8000 元钱到南京还债，他收
获了媒体和网民的纷纷点赞。
　　 3 年前，他在南京开了家水果店，依靠薄利
多销的营销策略，吸引了周边大量消费者，并发
展了 500 多位充值客户。不料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他勉力支撑了一年多，不得不关门歇业，回老
家再谋生路。水果店关门之时，他还欠着几百户
充值客户的钱。为了对得起消费者当初的信任，
他决定一边打工，一边还钱。

“疫情之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

　　 2019 年 4 月，陈伟在南京市栖霞区华电
路找了个门面，凑了 20 多万元，开了一间名为

“橙果园”的水果店，当时一个月的营业额在二
三十万元左右。生意火爆的时候，店门口曾排起
四五十米长的队伍。
　　为了方便中老年消费者，“橙果园”办起了
充值服务。店里的充值卡面值只有三种：200
元、500 元和 1000 元。“我不搞那种充值返现
的噱头，因为我的水果已经很便宜了。”陈伟解
释说，自己从来不推荐客户充值，只是提供方
便。“橙果园”很快有了 500 多位充值客户，金
额共计 20 多万元。
　　那段时间生意一直很好，他一直忙到大年
三十，才美滋滋地回家团聚。
　　每年的春节都是水果销售旺季。2020 年大
年初二，陈伟早早返回南京，进了一万多元的各
类水果，准备大年初三赚个“开门红”。但当天晚
上，他就接到社区通知：所有店面暂时不能营业，
等候通知。
　　根据社区要求，陈伟通过朋友圈，艰难配齐
了 8 件防护服、1 支额温枪、10 多箱酒精以及足
够的口罩。正月十三，“橙果园”开门了。但他发
现，几乎没人下楼买东西，整条街上空空荡荡。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陈伟过得
很煎熬。一个月的租金是 1.2 万元，店员的工
资加起来每月也要一万多元，而那段时间“橙
果园”的营业额平均每天才区区几百元。陈伟
记得很清楚，那时进账最多的一天是 2000 元。
而疫情暴发前，“橙果园”每天的营业额都在万
元左右。
　　“消费者原来买 100 多元水果，眼睛都不带眨
的。现在买几十元，还要考虑半天。而且，高档水
果都卖不动了。”陈伟说，“疫情之下，大家过得
都不容易。收入减少了，还有房贷要还，手头都
紧张。”

　　“对得起顾客当初的那份信任，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赚钱”

　　尽管还在勉力支撑，陈伟还是想为抗疫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常态。
　　 2020 年 2 月的一天，他开了一辆 7 座的
面包车，拉了几十箱水果、6 件防护服和一些口
罩，送到栖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他一个人默默地一箱一箱把水果搬下来、
垒起来，和防疫物资一道，放在疾控中心门口，
就悄悄地走了。他说：“这是我能做的事，也是该
做的事。”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几个人来到他冷清
的店门口，打听谁是“橙果园”的“陈伟杰”？后
来，疾控中心给他送来一面锦旗，上书“感谢橙
果园陈伟杰先生，雪霁天晴送温暖，风雨同舟守
家园”，落款是“南京市栖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而且名字
还弄错了，‘陈伟杰’是我的微信名。”陈伟笑
着说。
　　“橙果园”关门后，他把这面锦旗带回了如
皋老家，挂在堂屋内。他认为，这是一份荣誉。
　　他原以为等疫情过去，水果店还会像以往
一样火爆起来。没料想，随着网购、社区团购的
发展，水果的线下销售更难了。
　　一位老客户告诉他，自己现在吃的水果都

是女儿从网上购买的，甚至是“削好了送到家
的”。这样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陈伟有点支撑不住了。时间越长，亏损越
多，连进水果的资金也开始紧张了。他跟店员
说，给他们两三个月时间，自寻出路。
　　 2021 年 3 月，陈伟开始不停地在“橙果园”
会员群里发通知，让那些还没有消费的客户尽
快过来退款。他在会员群里留下了自己的手机
号码，一个个加微信，解释道歉。
　　在陈伟准备关闭水果店之前，还有 14
万多元的充值资金躺在卡上。一个月时间，他
退掉了 200 多名充值客户共 6 万余元，直到
自己再无资金可退。
　　不管陈伟怎么解释，有些客户在微信或电
话里大骂他是骗子，有些客户还专门建立了

“橙果园”维权群。“换位思考，他们骂得没错。
但我确实没钱了，我只能跟他们一遍遍解释，
哥啊姐啊，对不住，叔叔阿姨，请多理解……希
望他们给我时间。钱，我一定会还的。”
　　他知道，要还清所有债务，对得起顾客当
初的那份信任，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赚钱。

　　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连轴转

打三份工还钱

　　在南京，陈伟没有什么人脉，他只能回老
家想办法。如皋有几个老板听说他一下子想
打几份工，都拒绝了。“要做你就好好做，干嘛

三心二意？”他们不知道陈伟的苦衷，陈伟一
时也解释不清。绞尽脑汁，他终于“合理”用上
了自己每天能用的所有时间。
　　早上 6 点到 9 点，去羊肉屠宰场给羊肉
去骨，切好洗好后再送货到饭店。送了几次，
跟饭店老板混熟了，再央求老板让他帮饭店
洗碗、拖地、打杂。这个时间段，算一份活，每
个月挣 2200 元。
　　上午 9 点半到下午 5 点半，在南通一家
建筑公司做装修。除了原来熟悉的装门锁业
务，陈伟还努力学习布线等上手快的活。“老
板对我不错，每天保证我都有活干。”这样，他
每月能挣 6000 多元。
　　晚上 6 点半到 9 点，去菜鸟驿站送快
递。这样，每月也有 1800 元。
　　陈伟骑着电瓶车连轴转，每天工作近 14
个小时，一个月能有近万元收入。为了方便中
老年客户，他约好每月 15 日赶到南京栖霞区
万谷慧商场，在商场大门口一笔一笔还钱。
　　多则 1000 元，少的只有几元钱，陈伟每
笔账都记得很清楚。7 个月的时间，他陆续还
掉了 5 万多元。
　　做这些事，他的父母刚开始并不知道，但
爱人和岳父岳母都很支持，“欠人家的钱，早
晚要还的。”
　　期间，他又遇到一个麻烦——— 有部分充
值客户，一直联系不上。他灵机一动，想到了

“有困难，找警察”，就拨通了“110”，希望警

察帮助他找客户。
　　警察得知陈伟打工还债的想法，很快和
客户取得了联系。“他们根本没想到‘橙果园’
老板自己会打电话报警，而且报警的目的是
为了还钱。”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迈皋桥警
务站民警赵克锋说。
　　南京电视台记者获得了这条信息，通过
微信视频采访了陈伟。“当时我不知道记者在
做节目，只是如实告诉了他们我的打算。也希
望电视台能公布我的电话号码，让看到节目
的充值客户主动联系我。”
　　一直蒙在鼓里的父亲陈国付，一天早上
接到村主任张春霞的电话，问陈伟是不是他
儿子。“她先发了照片给我，然后又打电话。”
陈国付憨笑着说，“刚开始我还以为儿子在外
面犯什么错了，陈主任说，我们家儿子被南京
电视台表扬了。”
　　陈国付打电话跟儿子核实，才知道打工
还债一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他该做
的事。”陈国付淡淡地说，他对陈伟的举动，并
没有大惊小怪。

  “因为信任选择了我，不能让

他们寒心”

　　通过求助警察，通过客户之间的口口相
传，再加上媒体的宣传，那些联系不上的充值
客户，很快就找到了。陈伟一下子成了“信义
达人”。一些社会热心人士，纷纷联系他，愿意
资助他还钱，都被他一一拒绝。
　　陈伟特地提到一位跟他有相似经历的
香港商人“阿玄”。“阿玄”做生意失败后，欠
了别人几百万元，后来通过自身努力还清了
债务，手头还有些结余。他看到相关报道后
很是感慨，通过微信找到陈伟，希望能帮
点忙。
　　被委婉拒绝后，“阿玄”劝他保重身体，

“因为你有家庭，也有小孩，不能太消耗自
己。”他祝陈伟有机会东山再起。
　　德不孤，必有邻。陈伟说，尽管社会上有
不少卷钱走路的老板，有欠债不还的老赖，但
肯定也有像“阿玄”这样的人在。“这些客户，
因为信任才选择了我的门店，我不能让他们
寒心。”至于钱还清后有什么打算，陈伟还没
有具体想法，当务之急是还钱。
　　这七八个月来，只要每月一发工资，陈伟
就要往南京跑。“2022 年 1 月 15 日，是我最
后一次去还钱。还完钱，我就可以轻松过年
了。”他说，目前还差两位充值客户还没找到，

“我相信，最终会找到他们的。”

每天上午 9 点半到下午 5 点半，陈伟在建筑公司做装修。   受访者供图

  每天工作近 14 个小时，连轴转打

三份工还债，江苏如皋小伙陈伟诠释了

何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在求助警察之前，陈伟一直在“静悄

悄地”还钱。媒体报道之后，他才有了“名

动天下”的机会。而他的本意，只是为了

寻找失联的充值客户，把钱还给他们

  德不孤，必有邻。陈伟说，尽管社会

上有不少卷钱走路的老板，有欠债不还

的老赖，但肯定有诚信的人存在

本报记者赖星

　　寒冬清晨，天未放亮，王惠的手机就响了。
　　打从做公益律师第一天起，她的手机就很少
关机，即便是逢年过节或是三更半夜，也照接不
误，“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求助电话”。
　　农民工、弱势职工、妇女儿童……拨通这个
电话，可能是某处“隐秘角落”里一个人、一群人
的希望之光。
　　眼前这个一头干练短发、讲起案情中气十足
的女性，是江西省总工会首席法律援助律师王
惠。年近五十的她，仔细审视着每一份援助案卷。

给弱势群体打“免费官司”

　　“您就是王律师！”“我晓得您，那个老百姓
律师！”
　　每次到社区做普法宣讲，或是四处走访单
位调查取证，看到王惠登记下自己的姓名与单
位时，常有保安或保洁雀跃惊呼。
　　这个名字很普通，全国能找出近 3 万个

“王惠”。但在南昌，她的名字常被大街小巷的
“草根粉丝”惊喜认出，“感觉就像明星一样”。
　　“星光熠熠”积攒于 15 年的埋头苦干———
2007 年，江西省律师协会面向社会招聘两名公
益律师，经层层选拔成为专职公益律师后，这个
河北姑娘扎根江西，全身心投入公益法律服务，
用法律为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撑腰”。
　　转型打“免费官司”，源自一些案件的触动。
　　 10 多年前，一对农村夫妻在南昌洪城大
市场打工，老家的农田和房屋被亲戚霸占，拒不
返还。面对蛮不讲理的侵权人和多次苦苦讨要
合法财产无果的夫妻，极具正义感的王惠“非常
不服气”。
　　“我带你们上诉，不收一分钱！”带着这股倔
劲，王惠为他们维权成功。
　　 2006 年，一位拄着双拐的男子找到王惠，
他 4 年前在工地干活时摔伤导致残疾，却拿不
到任何赔偿。当他向王惠求助时，早过了申请工
伤认定的时效。
　　看着男子一无所获地离开，王惠心里不是滋
味，“如果他能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能及时得到
法律援助，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无奈和遗憾。”
　　如愿成为专职援助律师后，她和弱势群体打
交道、做朋友，为他们维权到底，逐渐在公益法律
服务行业站稳脚跟。
　　“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为农民工等弱势

群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8000 多万元，其中绝
大部分是薪酬，还包含部分赔偿款。”王惠说，她
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
　　刚接待完一拨农民工的间隙，王惠分享了
她的“年终总结”——— 2021 年，她的团队共受
理了 1304 起法律援助案件。

“一花独秀不是春”

　　王惠的公益法律服务名声在外，从各地慕
名找来的人越来越多。把自己逼出“三头六臂”
的她意识到，不能靠单打独斗，从一个人到一群
人，才可能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
　　“一花独秀不是春啊！”
　　 2016 年，王惠创办江西第一家具有公益
性质的律师事务所，自筹资金组建了一支公益
团队继续免费为农民工服务，办公地点设立在
南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楼内。
　　王惠给律所起名———“听讼”，出自孔子的一
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
要和求助人感同身受，真正去了解对方的诉求。
　　 2019 年 1 月底，临近春节，一个蜷缩在黑
色棉衣里的中年农民工神色凝重，手里紧攥着
欠条游走在南昌街头，不知往何处去。
　　看见“法律援助中心”的招牌，男子走了进
去，向正在值班的王惠诉说自己被工程建设单
位拖欠工资，无法回家过年的遭遇。
　　仅用了 3 天时间，王惠团队联合南昌市总

工会、劳动监察等多个部门，为他和工友追回
3 万元拖欠工资。
　　王惠并未就此打住。她顺藤摸瓜发现，整
个工地竟还拖欠着浙江等地 300 多名农民
工近 400 万元工资。
　　全部追回！
　　……
　　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从各地纷至
沓来。
　　创立律所，王惠不仅仅是为帮助更多弱
势群体，也要为年轻公益律师提供成长的
平台。
　　对于刚拿到执照的年轻律师来说，在这
里的成长尤为显著。
　　一年内，一名实习律师可以完整跟进百余
个援助案件，从法律咨询、办案思路、文书撰
写、证据目录、发问提纲、代理词、庭审、办案总
结报告……全面参与各个环节。如今，这家公
益律所，吸引着越来越多心怀正义理想的年轻
人近悦远来，成为青年法律人刚起步时就能被
委以重任的一片“绿茵场”。
　　“就佩服您这里做的公益诉讼。”在英国剑
桥大学攻读博士的实习律师小郭对王惠说。
　　小郭是南昌人，虽长期在海外求学，但早就
听说家乡“明星律师”王惠的事迹。读博期间利
用学习间隙，小郭每天线上参与立案讨论，提出
自己的建议。
　　“立志成为王惠律师那样的人。”实习律

师文斌说。他即将结束实习期，正式成为听讼
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公益律师。而在一年多前，
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他还在一家企业担任
技术员。
　　 2019 年 10 月，文斌之前所在的公司即
将搬迁，公司企图通过长时间加班但拒不支付
加班费的方式，逼迫老员工主动辞职，减少人员
安置花费。文斌和同事跑去公司争论，却被强硬
拒回。
　　“找到律师，我们即便是败诉，也得支付
5000 元诉讼费。”这让当时经济条件窘迫的文
斌和同事感到求助无门。
　　在仲裁机构的推荐下，文斌等人来到听
讼律师事务所。在王惠团队帮助下，没过几个
月，他们成功拿回了经济补偿金。
  一年后，自学通过司法考试的文斌又一
次出现在律所。“那次援助对我帮助极大，我
也想成为一名援助律师，做有价值的公益。”

公益律师不是“苦行僧”

　　“王惠”这个名字与团队中多位律师的姓
名、号码，被公布在南昌市工会、劳动仲裁院
等机构的信息栏，也在全省受助的弱势群体
中口口相传。
　　对于很多正处困境的人们，信息栏上的
这些号码，可能意味着希望。
　　雄辩、高收入、精英感，律政片里的律师形

象大多自带光环。而在听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们日复一日面对的是人世间的粗粝与现实。
　　摩擦与坚韧，时刻发生。
　　一边是弱势群体辛酸维权，一边是因受
助对象法律知识匮乏而引发的误解，年轻律
师们嘴上不说，但大多数人曾受过委屈。
　　“我们的律师真的很好。”王惠语气轻松，
眼里却满是心疼。受助人愁容消散，律师之间
互相鼓劲，让这个团队“依旧正能量满满”。
　　“公益律师不应该是‘苦行僧’。”王惠希
望，公益律师能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
　　 2019 年，事务所的财务人员给她算了一
笔账：律所成立 3 年来，为了支持律师参与更
多的法律援助，王惠已经个人倒贴 65 万元。
　　免费为农民工维权十几年，王惠发现最
难的问题在于农民工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
于是，她把援助之外的时间都用在法治宣传
上，“不是在维权路上，就是在普法路上”。
　　 15 年前刚开始做法律援助时，王惠感
到很难被人理解。法庭上，对方代理律师见
王惠是“搞公益的”律师，总是摆出一副盛气
凌人的傲慢姿态。
　　如今，加入公益法律援助行列的律师越来越
多。“现在，法律援助律师越来越受到认可。”王惠
说，“让人们觉得公益律师不是没有案子办、不
是能力差，而是水平高、门槛高、收入高的职
业，这就是我的目标。”
  15 年间，王惠见证了国家在治理农民工
欠薪方面的变化和进步。这给了王惠和她的
公益律师团队更多底气。在她眼里，欠薪个案
少了，群体性欠薪也少了。
　　王惠还有个“小目标”：逐渐积累海外
人才储备，开展针对海外农民工的法律援
助。跨国劳动纠纷案件难度更大，因为不通
当地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该群体维权手
段十分有限，相较国内农民工更为不易。
　　“公益法律服务要走专业化道路。”王惠
认为，“听讼”要一直致力于弱势群体的劳动
争议解决，把越来越多的青年律师培养成领
域内的“专家型”律师。
　　 2020 年，王惠当选第七届“全国维护职
工权益杰出律师”，全国仅十人。
　　 2021 年 12 月，第一届“新时代江西十
大法治人物”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娓娓道
来：“分担弱者的苦难，你用法律为他们代
言，让甘霖抚慰沧桑，肩负起无助的期盼。”
        （参与采写：舒天楚）

公益律师倒贴 65 万元，帮农民工讨薪数千万

王惠在会议室里查阅文书。   舒天楚摄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援助法》正式施行，我国实现了

以国家立法形式对法律援助制度的确认

　　“对查实的欠薪问题要在 2022 年

春节前全部办结”——— 国务院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当前

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提出明确要求

　　让农民工不忧“酬”的背后，有政府

部门的努力，也有无数个“王惠”的坚守


